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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才简介
陈有才，男，

20

世纪
40

年代出生。大学文化，一生从事编辑工作和业余创作。

信阳作家协会主席，

1965

年参加全国青创会，

1979

年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2002

年退休。 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
事，河南省文联第二、三、四届委员，河南省文史馆馆员，陈有才词条入选《中国诗
歌通史》，为中国乡土诗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已出版诗集《乡土·乡音·乡情》、《林海·山海·星海》、《山魈与水妖》、《野山·
野味·野情》、《诗艺与杂文》、《望贤居随笔》、《感觉再生》、《蜕皮的蛇》、《历练岁
月》、《历练肝胆》、《江淮屋脊》、《陈有才情歌二重唱》、《陈有才短诗选》（中英文对
照）、《深山落果》、《历练人生》、《鸡公山歌》（叙诗长诗）、《厚土家园》、《陈有才诗
歌精选》、《老灯台》。 《我是首都农民工》尚有其他著作四部。 《陈有才诗文集》（五
卷本）近日出版。 两次荣获河南省政府文艺成果大奖，多次荣获省以上诗歌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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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很会同人们开玩笑，就在
乘火车回来的途中，中央电台已经
在播《论海瑞罢官》了。 回到信阳，

共青团地委组织我到处做报告，我
就大讲周扬、 胡耀邦、 刘白羽、傅
钟、顾大椿如何单独接见我们。 紧
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讲话
都成了我是“周扬黑爪牙”的罪证。

我的人生又跌入了低谷。

本来参加四清工作队的青年
都是当革命接班人培养的，我算彻
底没希望了。把我分配在南干渠水
利工地编小报。直到

1969

年春，又
让我去了杨山煤矿当了一名矿工，

这下子“周扬黑爪牙”彻底黑了。下
了七次井之后，给我被调上来进了
政工组，除了《河南日报》写新闻稿
外，当了一名播音员。 就这也没有
影响山歌的创作。 我偷偷地写了
5000

行的山歌叙事长诗《金沙
滩》。好容易熬到了粉碎四人帮，也
就在

1977

年，全国学大寨，我的五
句山歌又派上了用场，我拼命地写
学大寨的山歌，批判四人帮的五句
山歌，把包括《诗刊》在内的全国报
刊扫了个遍！ 《诗刊》是刘章兄约的
稿， 在

1965

年的全国青创会上，刘
章也是代表。我在大会上发言，他很
有印象。 当时，他借调《诗刊》当编
辑，立马就向我约稿。他一次发了十
几首：《虎头春潮涨满怀》， 影响很
好，还有个小插曲。 二十年后，汪国
真来信阳，他是应地委领导，他中央
党校的同学的邀请， 来写红色旅游
景点歌曲的。一位副专员请他吃饭，

让我作陪，他当时有点摆谱，我也不
多说话， 当地区领导介绍到我就是
写五句山歌的陈有才时， 他立马站
起来， 喊一声：“陈老师， 你好！ 你
1977

年在全国报刊上发的那些五
句山歌我有很深的印象啊！ ”

这中间，我用五句山歌形式写
了长篇叙事诗《鸡公山歌》，小叙事
诗《蜜蜂岩上等哥哥》等，都在省以
上报刊发表了。 意外惊喜的是，我
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聆听了
邓小平的重要报告。 又见到了周
扬。 那是一个晚会的休息时间，他

和夫人苏灵扬在谈心， 我走了上
去，说：“老部长，我就是你的黑爪
牙陈有才呀！ ”周扬立马笑了：“你
来参加四次文代会， 就不黑了
呀！ ”。

四次文代会期间，我还去看了
北京西单民主墙，也见到北岛们的
地下刊物《今天》，也去看了全国第
一次新诗评奖获奖的诗友。诗风变
了，好像民歌体不走运了。 回来后
我就全力以赴自由体新诗的创作。

《诗刊》、《星星》、《奔流》 等全国报
刊也不断发表习作，但总觉得不那
么得心应手。直到

1985

年，我写了
《情歌二重唱》， 算是又找到了自
我。我把每首诗前面引用一首大别
山五句山歌，寄出去反响很好。 第
一组还在《青年作家》全国爱情诗
大赛上得了优秀奖（当时没分一二
三等奖），直到

1990

年，雷霆兄推
荐到《诗刊》，发了四首（本来准备
发六首，因两首是写农村男女偷情
的，让主编杨子敏拿下来了），当期
还配发评论《找回丢弃的珍宝》，反
响很大。

1990

年初冬，我在人民大
会堂见到了杨子敏，他握着我的手
说：“老乡， 你的诗要是这样写下
去， 中国诗坛是会有你的位置的
啊！”我知道这个位置不是等来的，

是要靠自己拼搏来的！这以后一直
到

1998

年我出车祸， 在病床上躺
了一百天，写了

77

首诗，出版了诗
集《感觉再生》，得到一致好评，诗
人王耀东认为这是我诗风的重大
突破！ 诗人陆健写了评论文章，认
为这是我“断裂后的裂变”！但这一
切仍然与民歌不沾边。 有意味的
是，

2001

年的一天，接到王海的约
稿信。 他办了一张《民工诗报》，约
我用五句山歌写一组关于农民工
的诗。 我那时暂住北京，一见约稿
信， 脑子里立马跳出来一个想法，

农民进城打工，山歌也进城同农民
一起打工呀！ 冲口而出：

山歌本是土里生
扎根深山沃土中
拽着主人褂襟子
跟前跟后手不松

也到城里学打工
《我是首都农民工》题目也同

时出来了！ 整整憋了三十年的民歌
情结一下子爆发了！ 一个月之内写
了三百多首。 我挑了一组给《诗
刊》，发出了四首。 《民工诗报》、《上
海诗人》等报刊也发了一些。 于是
我萌生了出一本《我是首都农民
工》集子的想法，便请老部长徐惟
诚写个序， 同时请刘章兄写个序，

他一直都支持我五句山歌的创作。

请贺敬之贺老题写了书名，由朋友
操作，出版了。 出版了也就出版了，

一点响声都没有。 这早在意料之
中，当今诗坛，谁看得起民歌呀！ 时
至今年五月，郑州大学出版社一位
朋友，正在物色公开出版物，适合
进全国城市社区书屋的书。 他来到
我家，我推荐这本，他一看，说中，当
时就拍板，回去报批，试试中不中。

批没批，这是后话，暂且打住。 但愿
梦想成真，也是这本书的造化了。

这篇文章写得太长了！我是想
说，我与民歌结缘太早，根深蒂固，

与生俱来； 我与民歌结怨太深，爱
恨情仇，刻骨铭心！有这前因，才有
后果！

2009

年
10

月
19

日，摊开稿
纸，突然就冒出来四句：

小麦成熟只一晌
一阵南风刷金黄
风雨刷我七十载
至今一掐冒青浆
紧接着又是一首：

最爱平仄加醪糟
血含诗酒浓度高
早晚任君采一滴
擦根火柴就燃烧
我从座椅上蹦起来了！但不敢

读给妻道琴听，她是最反对我写民
歌的，她不愿别人说我是民歌体诗
人！写了二十多首后我去请教肖哲
庵老师，他是古体诗词专家。 当我
背出：

练过晨操遛过鸟
静观蚂蚁上树梢
平生空有凌云志
没有蚂蚁爬得高
他拍着大腿说：“有才呀！诗就

得这样写呀！ ”

我有了信心。发了
27

首给《诗
刊》社诗词版责编江岚老乡。 他转
给了李小雨主编。小雨让编辑部主
任杨志学打电话给我，问我写了多
少首。我说写了一百多首，志学说，

小雨让你都发来看看。 我高兴了，

就选了几十首。 最后，《诗刊》选了
十八首，以新歌谣发出，并放在刊
物的头条。 卷首语中写道：

“开卷”栏目，我们从老诗人陈
有才新近创作的一批类似绝句、古
风形式的作品中， 选出十八首，并
命名为“新歌谣”，此间自然有我们
的意图所在。因为在看似千篇一律
的写作中，发现了有可能打破千篇
一律的因素。这里有作为诗歌的最
为宝贵的东西本真，所谓“清水出
芙蓉，天然去雕饰”是也。 看似简
单，实则诗趣盎然。 有才的作品也
许是可以用来对付技术主义的东
西。《诗刊》选稿，不计流派，只论诗
质，让每一个有作为的诗人以各自
擅长驾驭的形式在创新之路上尽
力驰骋，是我们真实目的之所在。

据北京一位诗友、《诗林》诗刊
原主编巴彦布说：“有才，你给我们
这个年龄段的诗友出了一口气，

《诗刊》 多年来没发过歌谣体诗歌
了。 我们这年龄的诗友，早上到公
园，一见面就背你这些诗啊！ ”

头条又咋啦，各家年选本照样
不买账！ 在洛阳一次诗会上，志学
安慰我说：“老乡，不怕，年选是小
选本，它不选不要紧，将来大选本
肯定要选啊！ 因为过了几十后，一
查全国诗刊，这些年，民歌成了凤
毛麟角。 ”这话我信。

还得感谢诗坛一位重要人物。

在北京一次诗歌研讨会上，谢冕谢
老突然插话：“我就不喜欢那字句
整齐的乡土诗！ ”他大概说的是民
歌体新诗吧。 我说：“谢老，谁还写
那字句整齐的乡土诗啊！你不喜欢
可以，你的博士生、硕士生太多，你
不能把这都教给他们，让他们也不
喜欢民歌体新诗啊！ ”谢老立即问
他身边的朱先树是谁！那时谢老还

不认识我。 吃中午饭时，先树兄把
谢老和我拉在一起， 先介绍了我，

然后说，谢老，其他什么枪杆诗、墙
头诗可以再研究，乡土诗还是应该
承认的，中国离开了乡土诗，还有
诗吗？

时隔不久，在郑州杨炳麟主编
的《河南诗人》高峰论坛上，谢老发
言时说，有才，我不反对民歌呀！这
一点思敬、匡汉可以证明，杨晓民
也可以证明。我昨夜看了你发表在
《河南诗人》 上的《擦根火柴就燃
烧》，其中《香山小鸟也多情》写得
多好呀！ “她用京腔告诉我

/

剩下秋
色俺两分”，这两句好极了。还有一
首《忆母亲》中有两句“母亲又在油
灯下，夜半为我补童年”，也好哇！

我当时心中乐滋滋地，记得大诗人
公刘在世时说，一个诗人，一辈子
能留下两句诗就可以了。谢老一下
子表扬了我四句诗，满意极了！ 借
此机会，再一次感谢谢老的夸奖。

几年来共写了
1300

多首。 今
挑出

435

首， 恳请读者和专家批
评。

从写民歌开始，不经意地又回
到民歌创作，这中间经历了五十五
年之久， 今后创作路子不管怎么
走，民歌始终是我心中永远解不开
的一个结！

我出生在大别山山歌窝。大别
山山歌是我的亡灵，我注定要像鬼
魂一样活在大别山山歌里，活在我
的民歌创作和我的民歌体新诗里。

我很自信，请相信我，我用民歌体
写的好诗还没有诞生。 也许《陈有
才诗文集》 五卷本会成为垃圾，但
留下来的将是我还未诞生的民歌
体叙事长诗！请读者和专家拭目以
待！

最后，还是用集子中一首歌谣
来结束吧：

不为赋诗强说愁，

不赶鸭子去上架。

有人问我诗咋写，

就是好好说人话。

2013

年
6

月
28

日于信阳望
贤居

陈有才


